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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浓烈的年代， 我走进燕园， 在热烈的嘈杂声中熟习

校园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 第一位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登上讲台，
他就是历史系著名教授张政烺先生。 先生是一位身材魁伟、 端庄面善的中

年人， 讲课胶东口音浓重， 典型的山东大汉式学者， 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山

东出了不少学者和教授， 先生名列前茅。 １９１２ 年先生生于山东荣成， １９３６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同年以优异成绩入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工作人员。 １９４６ 年之后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并在清华大学兼

课， 以后又兼任或专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长达 ６０ 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中， 始终坚持一个正直学者的学风， 不赶浪潮， 不迷信权威， 以史实为依

据， 直接或间接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 尽最大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

貌和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 这些都是我到历史研究所之后才逐渐领悟

到的。
先生一生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己任， 扶持学生走上学术之路是他

的乐趣， 故同先生往来经常谈学术主要是： 商周历史、 考古、 古文字、 汉

简到碑刻和版本目录等， 有时为了让听者能更理解要点， 还找出书来举例

说明某个问题， 加深印象； 或谈些学术界的遗闻佚事， 激发听者对学术研

究的兴趣， 引导学生在学术道路上奋斗的决心。 交谈过程中深知先生不仅

对中国古代史的重要问题有深刻的思考， 而且对近现代史也有自己的看

法， 对当代著名学者的经历也了如指掌。 对于先生这样渊博的知识， 我辈

们只有怀着 “高山仰止” 的心情努力奔跑了。 记得先生同我走在上班的路

上， 谈到研究古代史时， 我问先生甲骨文中 “众” 或 “众人” 是奴隶吗？
先生说谁说的， 摆出材料来嘛。 又说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后， 人们想方设

法证明它的正确性， 对他种观点则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先生本来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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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史著称的学者， 他却转向研究古文字， 时代使然。 这就更迫

使先生从基础资料的研究入手， 先生自谦 “不是甲骨学家”， 但他对甲骨

资料非常熟悉， 写出一系列有创见的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论文， 又根据金

文和刑徒砖的资料写出秦汉刑徒是奴隶的著名文章， 等等。 这种通过古代

实物文字资料写出的论文， 充分体现了一个时期先生研究历史的特点。 有

人说先生研究历史只注意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证， 不能驾驭历史的全貌。
其实先生的考证， 一是可以恢复真实的历史面貌及其深刻的社会发展内

含， 二是那个年代既可以做又不会引起争议的最好选择， 至今这些学术智

慧的结晶仍是学者称颂的话题。
古文字考释是先生治学的又一重点， 因为它与研究古代史有密切关

系， 把研究古文字视为建设典籍匮乏的商周历史的重要手段 （当然也包括

考古新成果）， 因此学术界又尊称他是古文字学家。 他对甲骨文和金文的

考证力求形、 音、 义统一， 从青年时代的 《猎碣考释初稿》、 《试释周初青

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到 《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 等， 都贯穿这一原则， 考

证出的文字解释得形、 音、 义圆通无可争议。 正因为如此， 才把一些难解

文义的甲骨文、 金文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基础史料， 用以探讨商周历史和早

期文化史， 这方面贡献的突出事例是掀起世界范围内研究 《周易》 的

热潮。
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还是古典小说专家和版本

目录学家， 最让学术界敬佩的是胡适难以作答的 《封神演义》 作者问题，
还在求学的先生只用了很短时间就给出了答案， 胡适承认其结论。 而相传

“宋岳珂撰” 《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及其所刻 《九经三传》， 经

先生考订实为元代岳浚所刻， 其结论已得版本学家所采纳。 还有许多历

史、 考古、 古文字、 古典小说的难解之谜被先生破解， 相关学术领域的专

家都给与了公正的评价。
横跨多个学科学术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 展示先生的文化底蕴深厚，

是众所周知的， 丰富多彩的业余爱好知道的就不多了， 更显示出他多才多

艺的人生， 诸如书法、 篆刻、 摄影等方面的作品也是技艺超群的。 闲暇还

喜欢看京戏和昆曲。 自幼喜好书法， 行书、 楷书、 篆书、 甲骨文、 金文

等， 都有作品流传于北方诸省市， 如早年给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的篆书条

幅 （见 《张政烺文史论集》 ）， 由苏秉琦教授撰文先生为山西省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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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题写篆书 《晋文化颂》， 给张守中书写的甲骨文对联， 给邓林秀书写的

行书七言诗斗方等。 先生深得书法精髓， 他为北大某教授题词主张 “书以

气为主” 就是他对书法理论的概括， 充分体现他对书法造诣的高深 （原刊

《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 １９９２ 年）。 从书法墨迹观察， 先生的书法风

格是学者型的书法家， 每副字都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 篆刻， 也是先生

审视古玺印自创的风格， 先生书写的各种条幅、 斗方和扇面等所钤印章，
就是其代表作品。 先生会摄影尽人皆知， 尤其是文物摄影， 他对实物的摆

放、 衬底、 光线照明都非常内行， 他主编 《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 时亲

自或率领文物摄影人员拍摄文物表现尤为突出， 随行人员无不钦佩。 有一

个故事也说明先生的摄影技能高超， 在北大历史系遭排挤时， 先生曾说没

有地方去， 可以开照相馆挣饭吃。 但先生对照相机性能的了解知之者较

少， 他对德国、 日本高、 中、 低档相机的种类如数家珍， 就连日本的最新

产品尼康相机的各种型号和用途都一一知晓， 故有 “奇才老者” 的美誉。
先生一生醉心于学术研究， 学界遇到难解之题， 往往寄希望于先生，

先生确实为学界和后辈解决了不少学术上的难题， 国内外学者无不交口称

赞。 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尊敬的师长， 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在敬仰先生的

为人为学榜样的同时， 要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张永山 ２００９ 年元月于太阳宫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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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张政烺老师

宁　 可

　 　 今年是北大建校 １１０ 周年， 在不计其数的北大人中， 我曾经有过在北

大两整年的读书经历。 在校时， 正值北大庆祝建校 ５０ 周年。 ６０ 年过去，
我已是垂垂老矣， 但在那不比一张纸厚的两年岁月里， 当时经历的北大的

人和事， 仍旧清晰如绘， 历历在目。 这里就回忆一下当年受业时的四位

老师。

张政烺先生

１９４７ 年秋天， 我从北大先修班升入史学系一年级。 虽然学了一年， 但

从先修班升入本科， 一切还是透着新鲜。 这时， 原定一年的中国通史课，
改为两年， 第一学期是上古———先秦史， 张政烺先生讲授。 这是第一次上

本系专业课， 第一次见到史学系的老师， 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先生。
张先生体态魁梧， 头比一般人大一些， 圆脸上一双大眼睛， 弯曲的浓

眉， 令人不禁想起商代青铜器鸱尊。 再加上一副圆框眼镜， 整个面貌就像

一圈圈大大小小的圆， 然而神态却是恬然和蔼的。 张先生常着一袭蓝布长

衫， 上课有点腼腆， 从不正面对人， 只是侧着身子面向黑板， 用粉笔写很

多很小的字， 好像有点愧对黑板、 课堂和学生的样子。 张先生上课操一口

胶东腔， 声音很小， 是当时史学系教课嗓音最小的三位教授之一 （另两位

是向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 张先生讲课速度比较快， 似乎有点急于把自

己的话传授给学生， 因此显得缺乏系统， 杂乱无章， 东一句西一句， 不时

出些支岔， 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好像身上装了一个话盒子， 新鲜

话题不断在里边躁动， 随时会顶开盒盖， 跳出一两件来。 他对此似乎也无

法控制， 却又拙于表达， 往往挣得满面通红， 额头冒汗， 面带愧色， 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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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这个问题， 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同学开始对他这种讲法不甚满

意， 也抱有一丝同情和几分谅解。 历时稍久， 特别是到课下整理乱糟糟的

笔记和他随口提到的专书论文时， 就慨叹他讲课内容的丰富和涉及知识的

广博。 那里不仅有学科前沿的种种新成就， 也有独到的精辟而又新颖的见

解。 他那老说 “讲不清楚” 的地方， 正好是史学界争议之所在， 也许就是

他没有搞清楚， 或者还有待去研究， 难于遽下断言的地方。
听张先生的课不久， 就听到高班同学讲， 北大史学系 １９３６ 年毕业的那

一届， 出了 “四大金刚”。 云为 “金刚”， 喻其实力雄厚， 张政烺先生就是

其中之一 （其他三位是邓广铭、 傅乐焕、 王崇武）， 好像还是最年轻的一

位。 我跟着张先生听课， 记笔记， 整理笔记， 寻找他提到的专书和论文，
慢慢地就知道了安特生和仰韶文化， 吴金鼎和龙山文化； 也知道考古发掘

发现有一处黑陶文化层压在彩陶文化层之上， 说明二者时间的先后次序

（以后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 还知道傅斯年在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

祝论文集》 上发表的 《夷夏东西说》， 蒙文通 《古史甄微》 中的河洛、 海

岱、 江汉三民族说； 我还从张先生那里知道了甲骨文先是用笔写在龟甲兽

骨上， 然后再由刀刻上去的， 那枝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空心毛笔管照片就

赫然登在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抗战前出的 《考古学报》 上。
张先生的课照例是前松后紧， 上古———先秦史还没有讲到春秋， 就放

寒假了。 听了一个学期张先生杂乱无序东拉西扯的课， 跟着读了一些相关

的书、 文， 谈不到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系统清楚的了解， 却培养了我对中国

历史的浓厚兴趣， 似乎也领略到了一点治史的门径。

编者摘自 《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四位老师》， 原刊 《光明日

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 日第 ７ 版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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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回忆张政烺师三事

胡珠生

一

１９４８ 年秋， 我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 心情非常高兴， 在温州一

家书店买来三本 《当代中国学术丛书》： 《当代中国哲学》 （贺麟著）、 《当
代中国史学》 （顾颉刚著）、 《当代中国政治学》 （杨幼炯著）， 当即一一细

读。 《当代中国史学》 对近百年中国史学的研究情况作了极其详尽而精辟

的论述， 并在每一专题下列举著名学者及其代表作。 该书下编第四章第一

节小说史的研究提到：

张政烺先生学问极为广博， 即在小说史研究上亦有很高的成就。
如所发表的 《 〈封神演义〉 的作者》 （ 《独立评论》 ２０９ 号）、 《讲史与

咏史诗》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其见解均精确不易。

进入北大后， 中国古代史一课正由张师讲授， 出于内心的崇敬， 我听课非

常认真， 尽管有些山东口音听不清楚， 下课后仍从同乡李作仁同学处借来

笔记核对， 至今保存的讲课记录， 正文 ４０ 页， 附表 ４ 份， 言简意赅， 实为

高水平的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入门要籍。 其导言认为 “传统史家研究历史的

对象不外乎： １． 年代 （活动的时间）、 ２． 地理 （活动的空间）、 ３． 人物

（活动的脚色）、 ４． 制度 （活动的表现） ”。 因此第一篇就是年代， 共分十

一节， 依次为西历公元元年———汉平帝元始元年； 公元前 ２０６ 年———汉高

祖元年； 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始皇廿六年； 公元前 ４０３—前 ２２１ 年： 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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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公元前 ７２２—前 ４８１ 年： 春秋时代； 公元前 ８４１ 年———共和元年；
公元前 １１２２ 年———纣亡之年； 公元前 １１３３ 年———周武王十一年为伐商之

年 （此说未经确定）； 公元前 １３９５ 年———盘庚迁商于殷之年； 公元前 １８５１
年———为商有国之年； 公元前 ２３２２ 年———禹有国之年。 替后来的夏商周工

程奠定可靠的基础。 第二篇是古代史， 分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五章。
第三章下分夏之怀疑、 夏之世系、 夏之社会、 禹、 禹之治水、 禹分天下为

九州、 禹治洪水之怀疑、 相传禹治水的地域、 禹治洪水的探究、 夏之都

邑、 夷夏之别、 夷之族姓、 启益争统等十三节。 第四章下分商之兴起、 商

之世系、 商之都城、 盘庚迁殷、 殷墟发掘、 商代社会、 纣伐东夷、 商纣之

亡国等节。 第五章下分周之兴起、 殷商关系、 周与鬼方、 文王事绩、 武王

克殷、 周公事迹、 周初之东向发展、 周之中衰与东迁、 宗法与封建、 春秋

的霸政等节。 殷墟发掘节阐明 “首考 ‘殷墟’ 二字为晋束晳”， 阐明 “宋
有吕大临者撰 《考古图》 详述” 殷墟 “此批古物， 而宋之法帖可见该项铜

器之铭文。” 阐明甲骨文学从王懿荣、 孙诒让、 罗振玉到王国维、 郭沫若

和殷墟发掘报告的学术成就， “今日为止， 出土之甲骨文仅十万片以下，
正式发掘者达二万五千片 （最大的达 １ 尺 ８ 寸）， 颇可供断代之研究。” 阐

明 “殷墟所获青铜 （铜加锡合金）， 为我国最早之铜器时代。” 司母戊鼎

“重达 １２００ 余斤， 可见当时炼铜技术已很高明。” “从鼎铸范模、 化炉之陆

续发现， 证明铜器非从外国买来。” 讲稿引录古籍多达数十种， 用春秋时

《齐侯钟铭》 （编按： 即叔夷钟）： “成汤忧天命伐夏后”、 “伊小臣惟辅”、
“咸有九州， 处禹之堵” 证明当时确有商灭夏和禹治洪水的传说， 用甲骨

文中六种不同的 “田” 字， 证明 “田” 为标准字， “可知古时地广人稀，
每人皆可取其肥土而种之， 而得行井田之制。” 实事求是， 令人信服。 解

放以后不久， 北大历史系办全国考古训练班时， 烺师除中国通史外， 还开

金石学、 古器物学、 考古学史等五门课， 显然是在中国古代史讲稿基础上

的进一步发挥。

二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解放战争处于决战时刻， 同学们无法回乡度假， 大都留

校， 我当时受四院学生会之托， 前往烺师家， 恳求举办一次学术讲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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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５ 日烺师投邮发给我一函：

珠生同学：
别后， 因为患流行性感冒， 头痛咳嗽， 所以老没给您信， 很抱

歉。 关于学术演讲的题目我想了一个是： 关于 “说话”。 这是一个中

国小说史上的问题， 听说要有中文系的同学听讲， 所以我决定了这个

题目。 关于这个问题， 十年来我很费心研究过一翻， 不过题目太大

了， 一时不容易说得清楚。 现在各图书馆都不出借书， 也增添许多

困难。
现在这个时代太伟大了， 有许多应当知道、 应当学习的事情都摆

在我们眼前， 我想不会有人高兴听这样陈旧沉闷的东西。 所以， 如果

同学们同意， 将这次演讲取消也好。 如不取消， 时间即定在本星期六

下午二至四时， 请来一电话！ （５􀆰 １８２５）
问好。

弟张政烺上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遽变化， 解放军已进抵北平城外， 学生会发动同学护

校， 这次演讲也就未能举办。
这封用蓝墨水写的信函， 一直珍藏至今， 每一展卷， 仿佛看到恩师的

音容笑貌和严肃的治学风范。

三

１９５２ 年下半年， 我从事清代秘密结社史的探讨， 曾从历朝 《东华录》、
清吏奏疏、 刑案汇编、 碑传集等着手搜集资料， 发现会党本身文献的重要

性， 便写信给烺师求助。 １０ 月初烺师寄给我萧一山辑的 《近代秘密社会史

料》 和王约瑟编的 《渡世宝筏》， １０ 月 １０ 日收到后， 喜出望外， 立即捧读

并择要抄录。 前者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社会史料丛编第一种， 收录萧

一山 《天地会起源考》 和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天地会会簿多种， 是探讨

洪门会党史的必读书籍。 后者为青帮内部秘籍， 石印本， 长４􀆰 ８吋， 阔３􀆰 ５５
吋， 蓝布面， 原为青帮姬子明私物， 共 １８ 章 ２５７ 页， 有民国廿一年九月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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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合肥黄 序。 姬子明道号悟光， 祖居山东汶上县， 移居太和， 传道三

代师太为王约瑟 （原名世麒， 道号大同）。 姬于民国廿九年九月廿四日小

香，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大香， 可见得藏 《度世宝筏》 并非易事。 该

本第一章为佛祖降世暨历代禅祖传法根源， 第二章为吾道祖师宗法续传，
第三章为立帮传道原始， 第五章为世代班辈前后字派， 第六章为祖训帮规

禁止要件， 第八章为翁钱潘祖堂物考， 第十章为帮头名称暨漕船数目， 第

十四章为安清进门说， 第十六章为大香堂款式。 是阐述青帮家底和入帮仪

注的罕见要籍。 从此， 我对会党史的研究逐步深入， 终于 １９７９ 年在 《历
史学》 季刊第三期发表了 《青帮史初探》， 第四期发表了 《天地会起源初

探》， 并在 《青帮史初探》 文后加 “作者附注”： “本文写成， 得力于张政

烺师、 袁定中同志及已故梅冷生翁等的支持。 敬此致谢， 以示不忘。”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初， 我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参加清史副研究员论文答辩考

试时， 曾专程前往永安南里寓所拜谒恩师， 适值外出， 不遇而归， 未能当

面声谢， 至今犹耿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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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先生教学和育人

周清澍

　 　 今年春天， 我偶然从网上惊悉， 苑峰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逝世， 当

时我正侨居美国女儿家中， 无法亲临追悼， 深感遗憾。 苑峰师是我初入大

学时第一个专业课老师。 我虽然没学到他的专业特长， 但回想起来， 在治

学、 从教和做人等各个方面， 他却是对我潜移默化、 影响最大的师长， 也

是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
１９５０ 年我刚入北大史学系， 大一共 ５ 门课 １７ 学分， 中国通史是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 分 ４ 段 ４ 学期讲授， 开头第 １ 段就是苑峰师讲授的先秦史。
我入学时听人介绍， 北大史学系最重视基础课， 尤以中国通史是本系的强

项， 每段都是由所授断代的专家讲授。 各大学教师中， 对先秦有精深研究

的史学家不多， 苑峰师虽年未四十， 学识较年长的老专家也未必多让。 他

不仅精熟文献史料， 也熟悉考古资料， 能给高年级开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

两门课， 像他这样文献和考古兼精的学者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张先生口才欠佳， 满嘴山东口音。 他的知识渊博也成为缺点， 常讲到

高兴时， 会将自己感兴趣的事不断讲下去， 忽然发现扯远了， 于是就会用

胶东话说： “我讲到哪儿啦？ 收不回来了。” 我们就会心地笑起来。 他生活

上很不讲究， 常闹笑话。 我们的教室在沙滩较新的北楼， 冬天暖气很热，
他穿的皮袍不便脱下来， 只好解开领口、 上襟的纽扣， 仍热得满头大汗，
用胶东话连说： “这个屋子太热， 热得不知怎么办了！” 手忙脚乱， 黑板刷

也找不到， 就用衣袖擦黑板， 不止手上沾了粉笔灰， 进门前还干净的长袍

也一塌糊涂。 我们刚从中学出来， 习惯于历史老师讲故事式的教学方式，
而张先生的课， 除了引用深涩的古文外， 又佐以大量枯燥的考古资料， 阐

述从政治到经济、 社会制度， 一般文化到物质文明的历史。 这么丰富的内

容， 中学生从未见识， 也不易接受消化。 他的记忆力极强， 连每次考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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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什么都能如数家珍， 我还记得他令人发笑的念叨： “戈呀！ 矛呀！ 石

器呀！ 玉器呀！ ……”， 这些都成为我们课余学舌寻开心的资料。 同学们

听他的课比较费劲， 笔记记不下来， 许多人抱怨他讲得不好， 但这唯一的

专业课仍必须郑重对待， 下课后只好找记得全的同学重新整理。 我也是须

课后整理、 补记笔记的一个， 但整理几次之后， 发现完整的记录条分缕

析， 论证问题逻辑严密、 深刻有力， 而且提供了通行著作中所没有的知

识。 在大学四年中， 有些同学认为邵心恒 （循正） 师和他的口才最差、 讲

课效果不好。 而据我的体会， 却认为他俩的课挖掘问题最深， 对我的启发

最大， 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近年周一良先生著回忆录 《毕竟是书生》，
认为这两位先生 “脑筋敏锐、 善于深思”， 是他 “特感敬佩” 的同事。 周

先生与苑峰师初出大学时曾在史语所共事， 回忆有次学术讨论中， 甚至所

长傅斯年也要向他征询意见， 说： “你是最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的， 你对这问题怎么

看？” （ 《郊叟曝言》 Ｐ􀆰 ９０ 《史语所一年》 ）
苑峰师的课不指定参考书， 我们在辅导课时曾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

只让我们读 《资治通鉴》， 由于 《资治通鉴》 从战国开始， 战国前就让我

们参考 《史记》。 如只愿看今人著作， 他说： “那就看 《中国通史简编》
吧”！ 还说： “郭沫若的文章好懂， 他的几部古代史著作也可以看”。 其余

的书， 他一律不赞成我们参考， 有几部还直接指出其中错误， 评价极低。
思想改造和一系列运动后， 他和别的老师再也不敢这样随意对学界权威加

以评论了。
张先生每周给我们讲两次课 （共 ４ 学时）， 又增加一下午为学生答疑

辅导。 由于我们知识贫乏， 辅导时提不出问题， 所以某些同学干脆不去，
或是参加一两次就不再来了。 经常参加辅导课的只有三四人， 除个别对先

秦史有特殊爱好的同学外， 我是每次必到的学生之一。 我对辅导课如此热

心， 并非学习上有什么抱负， 而是被他对学生的热情和渊博知识所吸引。
初次见面， 因为提不出问题， 无话可说， 他就设法打破沉默， 一一询问我

们是哪里人？ 待回答后， 他就讲一些与此地有关的事， 对每个同学的家乡

及周围情况了如指掌。 然后又问我们为何选择学历史？ 我们不约而同说是

因为爱看旧小说。 他就再问我们看过什么小说？ 大家也就来了兴致， 有话

可说， 逐一道来。 他也就逐一加以评述， 不仅其熟稔之程度令人惊叹， 而

从中提出的问题更是我们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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